
        
            
                
            
        

    
跟很多天涯人一样，我对未知事物充满了好奇心，我曾对她的精神世界做过很多无谓的思索，但是每次都以自己思路混乱了而告终，而且之后还往往伴随着深深的后怕——我的精神世界被干扰了，再这样下去我该不会用她的方式思考了吧。

 

我认识的这个患者是我的老乡加同学加好朋友，跟她相处从大学贯穿到研究生，也基本上是目睹了她整个患病历程，而且在她较为清醒的时候也有过多次正常的交流，从感情角度上，我不愿意称呼她为精神病，但事实是她的确进入那个我们未知的精神世界。

说起她的发病历程，首先不得不从她的主要经历说起。简单说下，因为父母文化水平低，她很少跟父母交流；感情上，她挫败累累，初恋背叛，纠结中无奈分手，二任虽然是最心仪的对象，却因为有不同轨迹也无奈分手；三任是高中时期的追求者，美好开始后的相处却并不美好，三任的处女情结让她羞愤交加，开始不到3月，仍然黯然分手。

首先交代她发病的前前后后吧~

生活中，她是一个小个子的活泼女人，个性简单概括的话，就是很女人，很活跃，但思虑过重；我和她大一就认识，但大三开始较为亲密的接触，聊的比较多的都是女生感兴趣的东西，穿衣美容，男朋友以及对这个那个的评论。她对生活总是很有热情，一般我们老乡组织聚餐，搞搞小活动，她多半是最积极的一个。一直觉得她是一个思维简单活泼的人，直到研究生面试时期才感觉到她的另一面。

我和她是一块上路去学校面试的，鉴于我是导师那边的首个有意向的女学生，那边的师兄热情的不得了，面试那几天里，师兄们帮助打理这打理那并依次请客吃饭，因为我们是一道的，她也跟着我一起受益。有天晚上，我想打个电话给本科老师，但是我没有那个老师的号码，她便给我她的通讯录，原来她的联系人都被她细细的记在一个有点旧旧的小本子里。

本子前面是规规矩矩的通讯录，后面涂画着些好像是日记（直到她发病后，我才知道原来她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前前后后都记下了有十几本，一直随身携带）或者随想的东西；比较新的一页，写着我们师兄名字和手机号码（这个是某天我给她的），下面写了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下面有圆珠笔的下划线，而且还有重复划的痕迹，显示她曾经在这个问题上所有过的细细思索，看到这个我突然觉得她的心思好细好深，因为要不是她的这句话我完全不会对陌生而热情的师兄们有什么疑惑，但当时我什么也没问她。之后我往前的回忆加上之后的观察，的确发现她想得多，遇事喜欢质疑而且略偏执的那种，但这些并没有妨碍我们的交往，我们还是挺好的朋友。

研究生时期，她跟室友以及个别同门处不好，常常找我来倾诉，常常也聊她对她男朋友的看法和他们之间的比较，她是比较中意二任男友的，二任虽是学弟，但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人对她也比较细心，只是人家一直表示要出国留学，前面虽然感情一直不错，但因为一直两地，到后来尽管她一直想留住二任，但二任学弟总是一副去留无意的态度，渐渐的联系少了，分手也就自动生效了。她因此很受伤，但还是表现的比较乐观。后面看来，其实这些对她伤害比我想象的大的多（我一直认为她是外表脆弱，但内心坚强的人），并且这种伤害一直累积，才导致了她后面的爆发。

与二任分手后，她跟曾今的一个高中追求者QQ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在QQ里定情，高中追求者成了三任。很快，异地、已经参加工作的三任来了我们学校，人看起来还不错，相继请C的同学，老乡聚了个餐，拼了个酒。三任走后，C问了我的看法，还跟我讲了三任在她这的第一次，一度挺满足的。

但是好景不长，问题还是来了。她跟我说，三任是公安系统的，可能是因为知道的黑暗龌龊的事情比常人多多了，遇到问题，常常是不好的一面先入为主，而并不是表现出来的那么腼腆开朗，除了对她及周围的人有不良的猜想外，三任总是嘟囔C的过去的同居史，常常觉得自己是个童男子，而C是个二婚，亏得慌。

电话里面出现越来越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冷战，为了挽救这个开始不久的恋情，C还撇下手头的实验，急匆匆的奔赴了三任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是最后还是憔悴的无功而返。为什么发现了三任的人很鸡肋，C还是试图挽救这次恋情，在她发病后的一次清醒时说，一方面是因为她年纪大了（我们同级，但她比我大2岁），不想孤单一人，另外也因为不想那么快又分手了，让人家觉得她男友轮流换。病就是在二三任交接的时候起（这是她自己回忆的），而在与三任分手后加重。

觉得她最初的异常是她在跟二任分手后，开始跟三任频繁联系的时候。我记得那段时间，她跟我提了几次，说隔壁宿舍的人偷听她讲电话，并且就电话类容议论嘲笑她，其实隔壁住的是她同门的师妹，按理不大会非议她，而且当时我们的宿舍之间的隔音效果非常好，我住了几年，基本就没有听到隔壁人说话的声音过（后来她自己清醒点时，也专门去证实了）。

这是她幻听的开始。之后因为各自实验，我们大约有十几天没有聚到一块，有一天下午，天要下雨，所以天色很暗，我正准备锁好门上实验室去的时候，她突然静静的走到我身后喊我（我跟她宿舍隔得很近），问我忙不忙出去，我一边应声说要去实验室，一边回头看她，她的脸色非常之差，本来天色就暗，脸色格外暗黄不说，还有那个警惕的眼神，差不多吓我一跳（就跟红楼梦里胡君荣给尤二姐看病，猛然看到二姐憔悴脸时那个感觉）。我们就简单的照在走廊里聊了几分钟，我就急着走了，大意是她不明白为什么她们那边的人怪兮兮的，叫她院长夫人（她导师是学院院长），还说她毕业后可以留校（当时对我们来说，留校是很难的），另外还有一些欲言又止的话，我不明白，但也没追问，理论上这些并不是坏消息，但我总觉得不大可能，因为完全没来由（我也认识他们院的同学和老师，平时听她也讲了不少，多少有点了解她们院的情况），而她信以为真，但认为这里面藏着一个大阴谋，她一时参不出，所以让我帮忙破解破解，我当时对这些觉得完全来得莫名其妙，并且也毫不感兴趣，所以我仅仅说了些不可能吧，大概是你理解错了之类的话就匆匆走了。老实说，她这些话我当时基本就没有留心过，只是对她奇差的脸色和怪怪的眼神想了想，但也就一想而过了。

前面的幻听多是很零散的，只不过会让她烦躁不安。一趟FJ之旅就是个分水岭（刚好FJ也是她三任男友的工作所在地），因为就是这趟差，回校后她变成一个明显有别于正常人的人。

去FJ是C导师带队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们小组的学生老师一块男男女女的足有10个人的样子，会议结束后，他们还一块去旅了个游，前后大约花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就不大正常起来，我前面说的索聊事件就发生在她回校不久。据他师弟说（也是我们一个老乡，后来告诉我的）说，她常常面无表情，喜欢呆坐，喃喃自语，独来独往的很避人，反正添了不少症状。

FJ之旅到底发生过什么，我曾经也有猜测她是不是在那个过程中遭受过惊吓或者侵犯，也曾经尝试跟她谈，想引导出来点东西，但是一无所获。她跟我抱怨过她同门里面几个交际花般的人物怎么在她导师面前争宠（之前她也会常跟我议论这个，对人家的交际能力表现出羡慕或者是忿忿不平），另外还给我讲了一件小事：住酒店时候，她跟女老师一个房间。晚上，偶尔他们师生会凑在一块打个扑克牌，某天晚上，她的2个男同门和她导师来她房间找牌搭子，C表示不想玩，那3个人便打起斗地主，C导师是对门坐。酒店房间的格局是卫生间靠门侧，向房间的一面以磨砂玻璃（C曾经因为是透明玻璃）作隔，但内有帘布，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卫生间，房间里的人特别是对门坐的人就能看到卫生间里人的身影。问题也正是在这里。

 

看牌的过程中，C有去卫生间，还疏忽的没拉帘子，事后发现，她懊悔不已。她觉得这就是一个阴谋，她导师是主谋，2个同门师帮凶。导师是刻意来她房间打牌，刻意选择了对门坐，刻意在她为他们泡茶的时候招呼她也要喝，而让她有了尿意，她一直对此忿忿不平。也许这是起因吧，在她后来病重的过程中，那些监控她，谋杀或者追杀她的主谋基本都是她导师。

另外，我还看了她旅游过程中的留影，大部分是她就着一些山石的单人合影，照片中的她完全一副行尸走肉的样子，脸色暗黄发青，而且毫无表情，眼神是放空的，似乎没有看镜头，但有很凌厉哀怨。她的状态都这样了，一群她的老师同学竟然毫无表示，一方面可能是平时她跟大家的交往真的是太淡如水（她跟他们那边人的关系不怎么样，但跟我课题组以及老乡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另外就是她当时可能已经变现的比较自闭了。其他关于FJ之旅的事便不知道了。我曾经跟我妈和一个信鬼神的云南师妹谈过她的病，他们都说起撞邪这种事，我虽然害怕，但心底并不信。

慢慢的，就临近寒假了，她老早表示过她不回家过年了，而我在学校还没有正式放假就早早离校，所以那段时间也我们接触非常少。这样想来，在她最关键的转型期，或许如果当时能有几个亲密点朋友在身边，她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

以下为后来了解到的：

学校的人越来越少，挺荒凉的。住宿舍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跟她同住的师妹住的是越来越害怕（后来这个师妹还专门找了我们的几个老乡述说），师妹说，C的行为越来越吓人，会半夜爬起来静坐，流泪，有时还像跟人争吵似地自言自语的，另外，异常警觉，问的些话让人寒沁沁的，比如，大半夜的问：“你有没有听到有人说话”（其实根本没有），“是不是有人在敲我们门”，“我们卫生间有人”，再或者，有死明明静悄悄的，她突然问一句：“你说什么”，而且还越来越频繁，她甚至一晚上起来几次去开门看外面是否有人，去为什么见检查是不是有人躲在里面。弄到师妹不敢住。

精神病患者有程度大小不同的区别，请楼主务必跟大家讲清楚，以免混淆视听，谈精神病色变。轻微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能得到其家人，朋友的关怀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我朋友的病情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跟正常人基本一样，即使是很严重的时候，打断他或者唤醒她，她的逻辑还是没有问题的，我前面也多次强调其实幻听幻视的影响是可以人为降低的，像纳什，一生都有幻觉，只是他将它们克制到了不影响自己生活的程度。

说到康复，我很质疑。在我看来生一次这个病，基本是会毁掉人的一生，因为它掺杂遗传因素，又常常在人一生最关键的中青年发病。虽然有朋友亲人的呵护会好一些，但每个人不可避免有自己的低潮期，遇到这个时期还是很容易诱发的。

精神问题其实不是疯子，只是他们被干扰了~~

她不再去实验室，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睡觉的时间跟质量也完全不能保证（她跟我说当时她天天睡不着，严重神经衰弱，而神经衰弱又加重了她的病，如此恶性循环），但就在这个期间，我还收到了她的短信，她还跟我和她姐姐（外地）通过电话，语句完全是合情合理，问答也还是自如的，我当时就没感觉到她有什么异常。从这个角度来说，她在与我们这个世界接触时，逻辑上就是正常的，只是她常常被另一个世界干扰，这个另一个世界给她的全是恐惧，而让她疲于应付。

让大家发现她像是出了问题，并且开始有所行动的是另一件事。由与我同住的师妹以及其他老乡同学转述。

某天中午，我的舍友领着男朋友回宿舍（当时我已经离校了，平时只有这个师妹住里面，她跟C比较熟），远远的就看见C挎着包在我们门口徘徊来徘徊去的，就过去开了门，招呼她进去，C是非常静的走进了我宿舍（话说C平时走路就很女人，很轻），因为师妹准备在宿舍简单做点午饭，便招呼C跟他们一块吃，据她说，当时C 就看起来很心神不宁的说：“我吃过了”。

师妹很热情，又说，那就再吃一点嘛。C突然又小声的，幽幽的说：“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我好饿哦”。师妹当时就觉得好诧异，再看看C ，也觉得有说不出来的奇怪（脸色是一如既往的差），但到底因为不是特别熟，也没多问。待到菜起锅了，再招呼C一块吃的时候，C又说：“我还是不吃了，你们吃吧”，之后就闷闷的挎着包坐在旁边看着他们吃。师妹见她一言不发，又主动搭腔，见她坐下了还挎着包，就叫C把包放下好了，舒服点。

听了这句话，C突然警惕的扫了扫周围，就像周围有人似地，但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把包抱得更紧了。之后就走出去，又开始在门口焦躁的徘徊起来。师妹跟男朋友两人在里面大眼瞪小眼，搞不清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但也不好意思讨论。师妹当时就觉得C像是有很多心事，欲言又止的样子，知道以前我常跟C谈心的，便以为是因为我走了，C很寂寞孤单吧。

之后有很随意的邀请C下午去逛街（师妹后来讲，其实当时她并不是很想去逛街，但想到学校人少荒凉的很，下午也挺无聊，加上看到C那个样子，也确实想让她散散心，开导开导她），C表示同意。然后就一直默默，时而警惕的坐在那里等，而这个平时的C简直太不一样了（平时她挺喜欢说话的），我的舍友师妹就是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下，收拾了下碗筷又收拾了下自己，就跟C一道出门了。而且就是这次逛街，直接让我舍友师妹几乎是吓的哭回来，晚上不敢一个人睡，挤到同学那直到离校。

经过时这样的：

她们出了门坐上公汽，其间，C一语不发，总是面无表情的沉默，师妹很是不适应，几次找话题打破这个局面，C又惜字如金，常常非常漫不经心的用“可能是吧”，“恩”，“是吗”等等简单的词语来应答，甚至多数时候是根本没反应，不回答，就好像她的精神沉浸在另一个世界，只有肉体还在车上。师妹还特意提起楼主我，试图引起C的注意，C对此应答了2句，合情合理，是有逻辑的。之后，师妹放弃，她们之间便不再说话。

到目的地后，师妹说她想做脸，让C 一块，C 表示同意，就在一边等。这段时间，C一直紧紧的抱着包，显得很紧张，后来又开始非常焦躁的走来走去，师妹便歉意的说了些让她等不好意思，她马上就好的话。C没有回答，面无表情的说了一句我想上厕所，美容店的服务员给她指了下路，C便出去了，就在师妹这边刚弄好，厕所那边突然传来尖叫，师妹连忙跟服务员跑过去。

那边，C已经在厕所外了，厕所时那种试衣间似地小格子间，们半掩着，看不到里面全部。看到师妹过来，C迅速过来，双手握住师妹手臂并躲到她身后，然后用极度恐惧的声音小声的说：“厕所里面有人”，师妹望望厕所，不大明白，问一句怎么了，又望望C，这一望，师妹吓的汗毛都竖起来了，C的那张脸还有那个眼神，简直就是真实版的鬼片，加上美容店后院厕所门半掩的那个场景，师妹顿时觉得气氛好诡异，C小声的重复了一句：“厕所里面有人”，这时，师妹自己都害怕的不得了，她完全不敢去推那个半掩的厕所门，只是故作大胆的说，哪有啊，这么小一间，怎么可能有人，我们走吧。

便逃似地走出美容店。师妹一个人在前面快快的走，C在后面跟着，一面张望，一面满面惊吓的护住她的包。很快她们坐上了公汽，师妹不再敢离C很近，也不再敢看她，只想快点回学校，快点离开C，在车上时便发短信叫男朋友在站点等她，只是因为当时男朋友不明就里，回短信叫我们可怜的师妹直接到体育馆找他。

下车后，师妹基本是哭着往体育馆赶，后面跟着不紧不慢的C。体育馆有10来个人包括师妹男友（这些人都是我们课题组的，跟C斗认识）正打着羽毛球。师妹跟男友汇合后，顿时觉得安全了不少，便偷偷的把男朋友和另一个男同学叫出去，简单的说了下她觉得C不正常。而这头，大家也都发现了。因为邀请她也打几拍，C 同意了，打几个回合下来，大家都发现：C 实在是太不正常了。

球场上，她紧紧的挎着包，像个惊弓之鸟，常常顾左右或者回头张望，仿佛周围都有隐形的人，过来的羽毛球，她就没接到过一个。

但总算大家都发现了，商量了下，觉得不能让C 独处了，打完球，大家领着她一块吃了个饭，又带到我们实验室上上网，再一块去吃个夜宵。大家纷纷主动打断她的呆坐，试图跟她通上话。但还是那样，多数时候，她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的作沉思状。偶尔被人强力打断，她才会像突然惊醒一样问：“你说什么”，等别人重复后，她会有简单的表情和符合情理的简单应答。但之后又迅速进入一种入定似地状态。在实验室上网时，明明没声音的耳机，她会觉得里面怎么那么吵。

在这之后，熟悉人里的3跟男生（女生完全不敢）轮流去她宿舍陪她（跟她同住的师妹早吓回家了，也就是说她一个人的日子已经持续有几天了），主要是晚上，领她吃个饭，晚上就住在她宿舍，挑她感兴趣的话题找她聊，但她很少回应。她进入一种状态，不洗漱，不睡觉，大部分时间坐在桌子旁边，托腮发呆，实在扛不住，会在床上躺一下下，但睡不着。

她偏执的认为有好吵的喇叭声，卫生间里躲着她导师和几个其他的人，窗外有人，门外有人，楼下也有人，全是监视她或要伺机杀她的人。状态这么差，陪伴男生中的一个老乡，想办法联系到了C的姐姐，又征得了她的同意，决定带她一块回家（不是回这个男生家，是回我们家乡的意思）。

反正一路上也发生很多诡异的事情，对C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趟血腥之旅。C的大脑长时间的处于一种高度紧张，极度恐惧和高速运转的状态，一回家就病倒，卧床住院直到春节。住完院，C的症状总算好了一点点，但只能说是一点点，因为她还是睡眠还是不能保证，医院开的精神病方面的药，副作用很大，让她全身麻木不说，整个人混混沌沌，她便认为是父母已经被人控制了，要害死她，吃了2次，就坚决不同意继续服下去，而且并不认为自己有精神问题，有问题的是周围的人。

接着，C的姐姐找了一个老中医，中医并不说她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只说她有严重的精神衰弱（这点上，她很认同，所以也比较接受他的诊疗），其他的说得也很在理，并给她开了个方子。果然，吃了膏药的当天晚上，她就能睡着了，这基本是前所未有的，顺带其他症状也轻了许多，精神带在现实世界（我们感知的这个世界吧）也多了许多。春节期间还能跟看望她的三姑六婆讲她之前的糊涂时的情形，只是讲着讲着，亲戚们都哭了（她亲口转述，我猜想可能有的是可怜她，有的是因为吓的吧），之后，她又在家疗养了2个来月，病情轻也比较稳定，C坚持要归校，她姐姐不放心，放下工作，跟她一道过来学校，同吃同住的照顾她直到临近毕业。

在有姐姐照顾的这段时间，C的病情仍然时好时坏，反反复复。她姐姐为此常常招呼我们过去陪C聊天开导她。我先后陪他们去看过心理医生，精神病医生甚至神经科医生。看病的时间，都是她状态较好的时候（因为状态差的时候，C并不认为自己精神有何异常，也不同意去看医生），在与各类医生交流的过程中，她思维流畅，对答自如，对医生让她自己分析下对自己状态的理解，她也能做出条理清晰，合情合理的推测，因为的确是当时状态好，另外也毕竟是受过一定高等教育，几个诊询过程中，C基本上可以称得上侃侃而谈。但是——，我总感觉到，她在医生面前的表现有主观的掩饰性（主要是她跟医生的交流并不深，她好像也有故意这样，故意在避重就轻，因为尽管状态好，但是只要深入一交流，我还是能发现她错乱的精神世界，只不过说没有让真实的她失态，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也正因为这样，医生们乐观的诊断液数次让我和她姐姐充满希望。

其实，病情轻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会觉得她跟以前正常一样，也会有说有笑，但其实她的心结病没有解开，她一样会去高速而细密的思考到底为什么她身上会发生哪些怪异的事，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她不能清晰区分真实的和幻觉。

下面我说说她给我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1、她给我讲过3、4次的一件小事

那时，和她同住的师妹还在校，有天晚上，她一个人回宿舍，她的被子鼓鼓的，呈长条状叠放在床上。当时，她走到床边，某一瞬间，深刻的觉得被子里面裹着个人或者尸体，瞬间吓得她魂飞魄散，冲到外面根本不敢再进来，直等到半夜她舍友归来。

2、年前的恐怖之夜（这个也是她给我讲的）

当时与她同住的师妹已经被吓跑，那些夜晚发生在她一个人独住的时期。那时，在她看来，宿舍楼后面的那栋楼里面有一群专门监视她的人，她听得到那种电波的声音，能感觉的他们监听了她的电话，用望远镜偷窥她。楼下有两黑一灰的轿车，那是跟踪她的，她一旦出去，这些车子会一直尾随。她从来看不清车子里面有什么，但有时候，从开着小缝的车窗开的会伸出黑洞洞的枪口来瞄准她。周围也常常有要抢她包的人。杀她的方式也很多样，，投毒，还有体育馆里从后面拿毒箭的射杀。

特别是晚上，有人会蹲在她宿舍窗口瞄准她的床，门口和卫生间也躲着人，一旦她进去，那些人会杀死他。某个夜晚，她甚至清楚的听到了她导师如何指挥一辆消防车，计划放毒气毒死她。所有的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万分真实，她看看清清楚楚，过程有细节，而且很清晰。比如，蹲在窗口的枪手，为了把枪口伸进屋内，如何挑起窗玻璃上的一片纸片（它们窗玻璃上确实贴了一张画），她也闻到了毒气的味道（幻嗅吧）。其它的就有些站不住脚了，像她并不住在1楼，窗口也没有阳台，怎么能蹲住一个人呢，导师指挥放毒气的那晚，那么吵，宿舍楼怎么就没人听到而去报110呢。这些，有时候她想来也觉得很没有逻辑性。

3、她的回家之旅

男老乡只护送她到了省会城市，把她送上了回她家所在县城的车便自己回家了。她眼里，一路上都有乔装的杀手潜伏在他们周围，杀手是她导师指派的，杀掉她可以拿酬金的那种。乘客也都很诡异，其中一个还提着一网兜的人头（后来她思路平和的时候，自己认为可能是一袋椰子而已）。中间她还短息了她曾经的一个老师来接她，但后来觉得会连累老师又或者这老师已经被控制也会加害于她，就关掉手机，放了那老师鸽子。

汽车抵达她家所在的县城都是晚上了，而她的家是山里面的一个独院落，还有挺远的一段路。她便很谨慎的打了辆车，准备连夜赶回去。半路上，她越坐越害怕，觉得司机也可能是杀手，顿时觉得他面目可憎，执意要求中途下车（而且司机都拉她有一段路了，竟然没收她钱，想必也是被C吓得。据她说，当时她执意下车，没想过要给钱，司机也根本没跟他要），就这样，大半夜的，C一个人担惊受怕的翻山越岭回到了家，多日的神经高度紧张，C一回到家便卧床不起，住院数天。

4、关于她的幻听与幻视

幻听在发病早期就出现了，后来经过我们讨论发现的，发现的比幻视早（有一次我们聊，C表示她应该在高中时期就有幻听，只不过那个时候出现的少，内容又不是很恶毒，所以对她干扰不大，也就没怎么留意）。

只在严重的时候，幻听的声音又多又吵，内容也非常尖酸恶毒，状态好的时候，声音小一些，种类也少，但一直都存在。关于幻听的内容，前面也说过，都是针对她的议论，包括嘲笑、讽刺、羞辱和不屑，甚至还会就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些事议论。为什么那么久远的事情都知道，肯定是他们（C感觉这是针对她的一个群体）偷看了她多年记下的日记，所以C把她十几年来记得所有日记都烧掉了（真的很可惜），同时减少跟别人的短讯和通话交流，尽量少留可以让他们议论的话柄。

还有影响最坏的一次幻听，有天她觉得实在不能再忍受每天巨大的恐惧，可以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准备自杀，就发了一条类似于遗言的短信给她在外地出差的导师。导师收到短信后马上给她回拨过来，但数次被她挂掉（这是导师说法）。她的回忆是，当时她接了的，但话筒里面全是导师的恶言相向，大意是你根本就是个废物，要死就快点，别唧唧歪歪的之类（这应该是幻听，因为短信后，C的导师迅速的联系他信任的一个学生，让学生来开导C，引到C参加集体活动，还算及时的干扰了C的自杀。虽然效果并不那么好，但C导师之后并没有重视这件事，这是后话）。单就这件事，我们也聊过，她也倾向于认为那些话是幻听，只是C本人当时一片混沌，分不清幻听和真实的声音，确实连死的心都有了。

幻视是在发现幻听很久之后才发现的，主要原因是C实在很难对自己眼睁睁看到的东西进行质疑，基本上是相当肯定自己的所见，另外，之前她也较少把自己的幻视讲出来。她的幻视一度还弄混的我的思想，认为她可能确实看到了某些人/某些事的另一面。后来在跟一个相当于见多识广的女老师（也是我们同门，但年纪比我长得多）交谈后，我们统一了看法，C的那些99%应该是幻视。

C的幻视内容除了上面所写的惊险夸张的情节，如看到两黑一灰的轿车的跟踪还有追杀等，还有一些非常生活化的内容。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周围的人（包括跟她交谈活仅仅在周围活动的人）会突然插入一些截然不同的表情，对她恶言相向，有时候用的是本人的声音，有的时候用非本人的陌生声音。

比如，她能看到正跟她聊的好好的我，突然头向旁边一侧，阴森森的偷骂她一句：“傻X”，然后又正常的继续跟她聊天。相对来说，越熟悉越亲密越信任的人，这种现象相对少一些，所以，在她眼里，我和她姐姐的异常要少一点。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真实的人，突然会出现他人的一些神情举止，甚至面貌体征也会突然变成另外一人（多是她比较疑惧的人，比如她导师，她比较妒恨的交际花同门），说些有攻击性的话，而且人越多，越不熟，这种现象越频繁，这时候因为她不知道是幻视，就会以沉默和凶狠的注视来回应。

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能看到根本不存在（针对我们来说哈）的人，像前面说的美容店厕所事件，还有窗口杀手等。还有一次，她找导师办点事，进导师办公室（导师在里面）时，迎面看到走出来一个光头的壮男人，她当时窃以为这是与她导师密谋杀她的杀手，忧惧不已。还好在那个时期，经过我们多方劝解，C已经逐渐开始质疑自己的所见，所以还专门问了导师，是否有跟一个光头男人谈过话，导师是哭笑不得的否认。

所有的这些，她很费解，认为是我们被人控制了，或者说是我们不正常（她看来，我们变脸快不说，还看不到有些东西）。当然对任何人来说，否认眼见之实都是很困难的，所以形成这个想法也有可以理解一方面。后来我们谈得比较多，而且觉得她比较执拗时，我曾小心的质问她——为什么是周围的所有人不正常或者被控制，而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呢，她也认真的思考了这个问题，逐渐开始意识到或许是自己出了问题。但一旦病情加重，她又开始分不清真实与幻觉，坚持我们被控制说。

5、她如何看待自己的情况

C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精神出问题，忌讳精神病等字眼，我们也尽量不提精神病以免刺激到她，但到后面，看到她一度非常偏执，她姐姐便引导她看一些有关精神病的网页，她看的很仔细（她人正常的时候，反应就很快，理解能力也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情况并非特异，而是世界上有着一群跟她有相似经历的，被称作精神病的人。她还专门看了像《美丽心灵》、《心灵捕手》这类描写精神病/心理障碍状态的故事片。

慢慢的不那么排斥精神病的说法，也一度非常渴望恢复正常，找过心理老师，神经内科的医生（除去一个粗放的精神病院医生，早先并没有医生确定她是精神分裂症），我记得当时在她讲完她经历后，一名老师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你这种状态时怎么引发的。当时她也谈了很多。但我认为她对自己的认知有所掩饰，把主要原因都归结到环境上，而没有深入的剖析自己性格缺陷在这个事件中的影响。实际上，以她的敏捷，她完全可以认识得到。

另外，一次聊天的时候她给我说，她的病是有遗传因素的，她想起来她的一个姑姑也有精神问题，一直以来，她认为（包括她家族的对外说法），姑姑的病是因为姑父的长期打骂折磨造成的（在农村，家庭暴力还是比较普遍且不大受重视的），其实应该并不是。C跟父母和姐姐也谈过这个问题，他们相当于是默认了，并让她不要对别人说了（这也是亲人对C的一种保护吧）。有时，C也很感叹自己的人生际遇，认为幸亏自己因为读书走出了山村，让她多少见了点世面，否则，她多半要跟自己姑姑一样，早早的发病，也不懂主动治疗，而被人当做疯子，在老家窝一辈子（当年，C高考失利后，爸爸不让她继续读，她是一个人，顶着巨大的压力区复读学校找校长收下她，又在一个看好她的老师的劝告下，让她爸爸同意了她的复读）。她很渴望正常的试听，只是病情一种，她又回到老样子，状态吓人，质疑一切。

6 、她为什么发病

我认为有3点吧。

一是遗传因素，上面也说了，实际上她的家族就有精神病的病例；

二是她的性格原因，她心思过于细密，富于幻想，聪明敏感而又有些偏执，所以她明明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情感涌动，却在表面上坚持保持平静乐观；

三是她的环境，很多方面上，父母和姐姐没有给予适当的指导（姐姐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又早早结婚有了小孩，所以虽然姐妹间感情深，但共同话题很少）；另外就是恋爱的挫败和人际交往的阻力。恋爱的失败对她打击很大（但当时她失恋后，表现得比较乐观，让我们都觉得她是一个想得开，放得下的人），而且她3次恋爱交接的比较紧密，基本上都是在与上一任还没有彻底分完手或者说大体疗好伤时，就阴错阳差的开始了下一段，所以这些伤害也累计起来了。交际上的无力感是另一个方面，特别是跟她那两个所谓交际花的同门一比，人家酒量好，会说话，会哄人，跟不熟的人都能很快左右逢源，而自己却唯唯诺诺上不了台面，她为此苦恼，也为此羡慕嫉妒恨。

后面我会说说她毕业后的经历，

然后再谈谈我对整个事件的一些看法，就准备收楼了~~

失恋的伤害就是很大，在我看来，C称得上桃花运比较好的一个人，之前我还一直觉得她很拿得起，放得下。她发病后，一个老师也曾猜测说是不是每次失恋对她打击很大，我还自恃与C熟，说我了解她，应该不大可能什么的。

但越到后面，我越是感觉到了失恋对她的伤害，只是平时她好强，又有点不好意思表达出来而已。

四叶草说她缺爱，也很贴切的，因为父母独院落的住惯了，属于比较老实木讷的农村人，姐姐也差不多。长期不习惯表达关爱~

所以异性的爱对她格外重要，但却频频失败；

以我自己的恋爱经历来说，正常的异性爱恋让我从自卑到多少有点自信，我也接触过几个各方面可以说非常优秀的女生，因为一次失恋就变得很自卑的；

所以，在我看来，最滋润女性的，还是爱，特别是异性的爱。

恋爱甜蜜的女性往往心态更平和

男性的就不知道了 ，这个H来谈谈好了

7、她毕业后怎么样了，能正常生活吗

7 C的毕业答辩称不上好也称不上差，基本还算顺利的毕业了。只是工作问题迟迟未定，C也一直留在学校，可能因为她的这个病情，本来在找工作上能帮得上点小忙的C导师，迟迟不出手，让C从希望到失望。

慢慢的，C决定考省公务员试试，还算比较静心地复习了数个月，省公务员结束了。对我们考得怎么样的询问，C都简短回答为——一般吧，可能考不上之类。但有一天，C给我说，其实考试前两天，幻听又很严重，觉都睡不好，考试现场也有，她其实交了两张白卷。至此，公务员早夭。之后，C 还瞒着姐姐去参加了一个援外工作的面试（好像是南非或者东南亚一带，我记不清了），所幸的是人家没有录取她。因为毕业原因，在学校，C的熟人已经非常少了，实在担心C的姐姐，千催万催把C叫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同住。

不久，C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份在NB的工作，执意离开了姐姐远赴NB。再后来，我与C的联系便少了很多，只是偶尔电话，QQ下。但还知道，她在NB 工作不久后，病情又严重了，干不下去只好又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但情况好了后，C还是先后去了WH、ZZ找工作，都无果而终，目前，C在BJ，现在的工作是刚换的，貌似状态还好（因为我们间只有很少的通话和QQ）。

只能说C真的很可惜，明明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明明可以因此享受到更多姿多彩的生活，却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病情，而不得不在不同的城市流连，真的惋惜！

以下是精神分裂症的妄想特征

除7没有表达过，其他C全有

1、关系妄想：患者坚信周围环境中的一些与他不相关的现象均与他有关。如旁人之间的谈话认为是在议论他，别人吐痰是在针对他。

2、被害妄想：毫无根据地坚信别人在迫害他及其家人。迫害的方式多种多样，被跟踪、被诽谤、被隔离、被下毒等。

3、影响妄想：自觉有一种被控制感。患者坚信自己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受到外界特殊东西的干扰与控制。可以是无线电、光波、某种射线等等。患者体验有强烈的被动性和不自主性，此为精神分裂症的特征性症状。

4、嫉妒妄想：患者坚信自己的配偶对自己不忠，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的关系。跟踪、监视配偶，拆阅别人写给配偶的信件，检查配偶的衣物等。

5、夸大妄想：患者坚信自己有非凡的才能、至高无上的权利、大量的财富等等。

6、钟情妄想：患者坚信自己受到某一异性或许多异性的爱恋。当遭到对方拒绝时认为这是在考验他，仍反复纠缠不休。

7、罪恶妄想：坚信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轻者认为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对不起别人，应该受到惩罚，应该判刑，甚至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因而患者采用各种方式来赎罪。

8、疑病妄想：患者坚信自己患了某种严重的躯体疾病，因而到处求医。患者反复找医生看病，重复做各种检查也不能消除疑心。

9、被洞悉感：称内心被洞悉或思维被揭露。患者坚信自己的思想未经过言语或其他方式表达出来，就被别人知道了，甚至尽人皆知，闹得满城风雨。

以下为精神分裂症的幻想特征

除最后一条她从没说过，其他也全有

1、幻听：是指没有听觉刺激也可出现听觉现象的体验。持续的言语性幻听常常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2、幻视：指没有视觉刺激时出现视觉相象的体验。幻觉多种多样，如简单的光、单色的颜色、单个物体、复杂的情景性场面，可能鲜明生动。

3、幻嗅：能闻到一些难闻的、令人不愉快的气味。

4、幻味：品尝到食物内有某种异常的特殊刺激性味道，因而拒食。

5、幻触：感到皮肤有某种异常的感觉，如虫爬感、蚁走感、针刺感、液体流动感。

6、内脏幻觉：患者体验到躯体内部某一部位或某一脏器有异常知觉体验，如感到肺扇动、肝破裂、肠扭转，能准确定位，常与疑病妄想、被害妄想同时出现。

最后，作为一名非专业的目击者，我也谈谈我自己对整件事的看法。

1、或许，C之于她的幻觉就类似我们之于自己的梦境（或许，梦境就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延伸呢），梦境当时，我们有完全真实的感情冲击，只是我们会界限分明地醒来，回想时，除了当时那非常真实的感情投入，我们能很明确的发现梦境逻辑中的硬伤，会明确知道那是个梦。而作为精神分裂症的C（我暂时不采纳H先生忧郁症的说法了），对自己的幻觉也有真实的感觉冲击，甚至比我们更真实，因为我们的梦好歹只是黑白的，而且总有种灰蒙蒙的感觉（涯友们，我的是这样的，你们的也是的吧），而C的幻觉却是全彩的，全方位的，只会更立体更真实。

另外，从“进入”“出来”的方式来讲，我们之于自己的梦境，界限分明，睡着才能进去，醒来就会出来，而对C来说，因为敏感，因为思虑过重，她的幻觉会有一个前期铺垫，她是以一种淡进淡出的方式“进去”“出来”，加上会往复、重叠和交替，她对真实和幻觉分不清很正常。幻觉里发生的那些不合逻辑的情形，不断的对她已有的认知进行破坏，即使在状态好的时候，光是思考为什么会那样，就足以使一个人对现实缺乏注意力，甚至神经错乱吧。

2、 C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我们认为不存在的东西。她出入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她的幻觉，一个是我们这个世界，它们的交错，让C之前的认知世界支离破碎，与幻觉带给她的恐惧相比，这种认知世界的崩溃对她精神的伤害更大。这里，我也很为人精神的力量感叹，竟然干扰或者控制到人的感觉系统这个硬件，真的神奇而又可怕。

3、在她发病期间，她姐姐、我以及其他几个人，确实曾经有过七手八脚或者说手足无措的应对，妄想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帮助她。我们曾鼓励她吧自己看到的而又疑惑的情景讲出来，也尝试多一些地给予她赞美和肯定。C拒绝持续服用西药，也没有办法去系统地、持续地接受专业治疗，更多的时候吃着一种膏药（就是春节期间，那个服用后就让她睡了一个好觉的膏药）。其实，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也很无助，因为我们发现要找到能提供更专业指导和治疗机构真的很难（像上面h反复问的一点，没有医生告诉我们要拍片子）。学校的心理辅导，虚有其表，C导师及其他老师的漠视也多少有些让我们寒心。在我看来，精神疾病的患者是被社会遗忘和抛弃的群体。

都说聪明人才能成为精神病，我朋友的病，以她的家庭能力和现在所处的环境，或许谈痊愈很难，我只能为我那远去的聪明老乡加好友无限惋惜。

我的帖子就这样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可以以回帖的方式问我，我会一一回复的

注：过于兴奋或怀疑事件真实性者免~~

最后祝所有平和回帖人都能简单思考，乐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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